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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木石前盟】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先不说这书里的故事，只说这书的来历，已经

十分奇特，世间少有。话说女娲氏炼石补天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顽

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每块高径十二丈，方径二十四丈。结果只用了

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剩了一块没用上，这多余的一块便被遗弃在此山青埂峰

下。谁知这石自炼成后已通人性，想到众石都能补天，唯独自己废弃无用，

便心生怨叹，日夜哭泣。

一天，来了一僧一道，正好坐在石边高谈阔论，说到人世间的种种荣华

富贵。这石头听了，不由得动了心，便口吐人言，向僧道二仙央求道：“大师，

刚才弟子听二位谈论那人世间的繁华气象，向往不已。如承蒙二位慈悲，能

把我带入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过几年舒心日子，实在感激不尽。”

二仙听罢，笑道：“善哉，善哉！人世间虽然有些欢乐快活，其实不过

是过眼云烟 ；何况‘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往往转瞬间便乐极生悲，物是

人非，还不如不去。”只是这石确实已经动心，僧道二仙架不住它再三央求，

也知道这石有段奇缘未尽，只得答应了。那和尚就作法将这块大石缩成扇坠

一般大小，变成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又刻上几个字，笑道：“倒也是个

宝物了，就带你到那昌明隆盛之国，书香门第之家，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

地方去快活吧。”说着，把那石头装在袖子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后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岁月，有个空空道人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



经过。他见一块大石上写满了字迹，仔细一看，原来说的是那块石头无才补天，

幻形入世，承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带到人世间，历尽悲欢离合、世态炎凉

的一段故事，这便是《石头记》。

空空道人便将这《石头记》从头至尾抄录了回来，后经曹雪芹在悼红轩

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然后编成目录，分出章回，题名为《金陵十二钗》，

并题了一首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石上的故事要从那东南方向最繁荣的姑苏城说起。在姑苏城西北门外

有个十里街，街里有条仁清巷，巷内有一座古庙叫做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

乡宦，主人姓甄，名费，字士隐。这甄士隐天生喜爱恬淡的生活，从不贪慕

功名利禄，每天观赏花竹、饮酒吟诗作为消遣，生活得悠闲自在。如今他已

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乳名叫做英莲，今年刚满三岁，甄士隐把她

看成掌上明珠。

炎夏的一天，甄士隐在书房中蒙眬睡去。忽然梦见一僧一道，边走边谈。

只听道人问道：“你带着这个蠢物想要去哪里呢？”那和尚笑道：“如今正有

一段风流公案需要了结，趁此机会，正好将这蠢物夹带在其中，让它去经历

经历。”那道人又问：“这些风流冤孽会落在什么地方，那些人相互之间又有

怎样的缘分呢？”

那和尚笑道：“这事说来好笑，简直是千古未闻的奇事：西方灵河岸上

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它，日久天长，

这绛珠草终于修成了人形，是个女子，整日游荡在离恨天外，饿了吃蜜青果，

渴了喝灌愁海水，倒也逍遥。只是她感念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便寻思要报

答他。也是凑巧，这神瑛侍者近日生了凡心，想要进入人世经历一番，如今

已在警幻仙子那里挂了号，绛珠仙子便也去人世间投胎，要把一生所有的眼

泪还他。因为这件事，还牵连出不少风流冤家，陪他们一起了结此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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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说：“用眼泪报恩的说法，的确稀奇。咱们何不也去人世间度化几个有

缘人，那岂不是一桩功德？”那和尚道：“正合我意。咱们先到警幻仙子宫中，

把这蠢物交割清楚。”

甄士隐听得明白，只是不知那蠢物是什么，便上前施礼打听。一僧一道

便将那蠢物递给他看。士隐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块晶莹的美玉，上面刻着“通

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士隐正要细看，那和尚说已经到了幻境，

就从士隐手中夺走了那玉。士隐没有防备，忽然仰头看见一座大石牌坊，上

面写着“太虚幻境”四个大字。

士隐正想跟着进去，忽然听见一声霹雳，士隐一惊，醒了过来。原来是

自己睡着不小心把书碰到了地上。士隐突然惊醒，将梦中的事忘了一大半。

这时见奶妈抱了女儿英莲走来，英莲粉妆玉琢似的，十分可爱，士隐就抱过

英莲，逗她玩了一会儿，又带着孩子到街上看热闹。忽然看见迎面来了一僧

一道，说说笑笑地走来。两人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和尚竟然大哭起来，向

士隐道：“施主，你将这有命无运、拖累爹娘的东西抱在怀里干什么？不如

施舍给我吧。”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理他，转身就要回去，只听那和

尚大笑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

菱花空对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

便是烟消火灭时。

日子清闲，时光飞逝，转眼已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里的中秋晚宴过后，

他又在书房另摆了一桌，自己走到隔壁葫芦庙里，邀请一个寄居在那里的叫

做贾雨村的穷书生过来饮酒。这贾雨村为进京求取功名，去年来到此处，因

为缺少盘缠，所以滞留在庙里，每天只靠卖字作文维持生计。当晚他见皓月

当空，想起自己平生抱负，不禁仰天长叹：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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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听了笑道：“雨村兄，抱负不浅呀！”雨村上来见礼，隐士便请他

到家中饮酒。雨村也不推辞，就和士隐一起到家里来。

二人坐下，摆好杯盘，端上了美酒佳肴，开始边吃边谈，越聊兴致越高。

士隐说起雨村定不会总这么不得志，雨村感叹道：“不是我喝多了胡言乱语，

要说科举考试，我觉得一点也不难；只是行囊羞涩，京城路远，只靠卖字作

文很难筹足盘缠。”士隐不等他说完，便说道：“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早有此意，

只是怕伤了你的面子，不敢贸然提出。正巧明年就是大考之年，你尽快进京，

参加科考，定能如愿以偿。盘费的事你不必担心！”紧接着就让仆人准备了

五十两白银，还有两套冬衣，送给雨村。又说：“十九便是黄道吉日，你雇

一条船西上，等到考中之后，明年冬天咱们再见。”雨村收下了银两和衣裳，

只不过略微致谢，两人仍旧饮酒谈笑，直到三更天才散。

士隐送雨村走后，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回想起昨夜的事，原本打算

再写两封荐书给雨村，让他带到京城，好有个落脚的地方。士隐便派仆人去

请雨村，仆人回来说雨村今早天刚亮就

起程进京了，还留下话说：“读书人不在

乎阴阳鬼神，只把事理当做根本，来不

及当面辞行了。”士隐听了，只好作罢。

转眼已经是元宵佳节。士隐让仆人

霍启抱着英莲去看花灯。半夜里，霍启

去小解，就把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等

他回来，早不见了英莲的踪影。霍启急

得找了一个晚上，直到天亮也没找到，

也不敢回去见主人，只好逃到外地去了。

可怜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未归，

早急得团团转了。派了好几个人去寻找，

都说找不到。夫妇二人急火攻心，思女

心切，得了场病，每天都要请医抓药。



正是祸不单行。三月十五日，葫芦庙中和尚不小心失火，竟将一条街烧

得如火焰山一般。可怜士隐家就在隔壁，早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幸好他夫妇

和几个仆人没有被烧死。士隐只得把田庄卖了，带着妻子去投奔他岳父。

他岳父名叫封肃，见女婿如此狼狈，心中便有些不快，将士隐变卖田庄

所得的银两连哄带骗赚了大半去，只找了些薄田破屋给他。士隐是个读书人，

本来就不会打理田产，勉强维持了一二年，越来越穷。封肃每次见面，就说

些风凉话，在人前人后埋怨他好吃懒做，不会过活。士隐心中不免悔恨，再

加上去年惊吓悲痛，年纪也越来越大，贫病交加，渐渐不中用了。

这天，士隐拄了拐杖到街前散心，忽然碰到一个瘸腿道人，口中念念有词：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说道：“你胡念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

那道人笑道：“你如果真听见‘好’‘了’二字，还算明白。要知道这世上的事，

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如果不能了，就不能好；要想好，就得了。我这歌儿，

就叫做《好了歌》。”士隐一听这话，心中顿时大彻大悟，于是笑道：“等一下！

等我来解释一番如何？”道人笑道：“你解，你解。”于是士隐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

日黄土垄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

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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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道人拍手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吧”，也不

回家，竟同那疯道人飘然而去。家中封氏知道后，哭得死去活来，派人到处

寻找，却哪里找得到？那封肃虽然天天抱怨，却也无可奈何。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当初贾雨村得到了甄士隐的帮助才能进京应试，

结果果然中了进士，如今正巧升任此地知府。雨村偶然得知甄家沦落到此，

英莲也不知去向，雨村不免感叹，就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锻给甄家封氏，

答应尽力探访英莲的下落。

谁知雨村在任上不到一年，就因为贪婪酷烈被上司告了一状，结果被革

了职。雨村心中惭愧，又无计可施，便不回老家，竟去游历天下，一解烦闷。

一天，雨村游历到维扬地界，偶感风寒，身体不适，再加上盘缠不多，

听说盐政林如海想要聘一位私塾先生，就托人谋得了这个差事。这林如海原

籍姑苏，是上一次科考的探花，祖上曾经封过列侯，诗书传家。只是如今族

中人丁不旺，这林如海年已四十，只有嫡妻贾氏生了一个女儿，乳名黛玉，

刚刚五岁。夫妻二人没有儿子，就把这个女儿看成珍宝，又见她聪明清秀，

就让她读书识字，当做儿子来教养。

雨村只有一个女学生，而且年幼，身体十分柔弱，因而功课不多，倒也

十分省力。转眼又是一年，谁知这女学生的母亲贾氏染病身亡。黛玉在母亲

生病时侍奉汤药，丧母后又守丧尽孝，接连几天不曾上学。雨村闲着无聊，

经常出外散步闲逛。

这天，雨村偶然来到城外，只见山水环绕，风景秀美，前面有一座寺庙。

于是雨村走了过去，却见寺庙早已荒凉，门前匾额上面写着“智通寺”三个字。

寺门两边挂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觉着此联大有深意，与众不同，就想探问个究竟。于是雨村走了进去，

却只见一个老僧在那里煮粥，问他两句话，他却又聋又昏，答非所问。

雨村不耐烦，只好出来，想着找个乡村酒馆买几杯酒喝。走不多远，就

看见一个酒馆。雨村刚一进门，只见里面一个人起身大笑道：“巧遇，巧遇。”

雨村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城中的旧相识，一个做古董生意，叫冷子兴的。两

人施礼相见，一起落座，饮酒闲谈，说些离别之后各自的经历。

雨村问道：“最近京城有什么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什么新闻，只

是您本家家里出了件小小的异事。”雨村有些不解，问道：“我宗族里一向没

什么人在京城，这话从何说起？”子兴道：“荣国府贾家，没辱没了先生吧。”

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他们家如此荣耀，我可高攀不上。”

子兴叹道：“先生不必过谦，他家荣宁二府如今也有些衰败了，不比往日。”

雨村道：“怎么会呢，去年我曾从他家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

荣国府，二所宅子相连，居然把大半条街都占了。大门前虽然冷落无人，但

是隔着围墙一望，里面树木山石、厅殿楼阁的，哪里有半点衰败的模样？”

冷子兴笑道：“亏你还是个进士出身，难道没听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这样的人家，虽说衰落了，到底也和寻常的官宦之家气象不同。如今他们家

人口越来越多，家务也越来越繁杂，主仆上下，个个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

没有一个能精打细算操持家用的；大户人家讲究排场，又不能节省用度，所

以如今外面的架子虽还没倒，其实早已入不敷出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

大事：这样钟鸣鼎食、翰墨诗书的人家，如今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雨村听了，不由得奇怪，便问道：“这样的诗礼之家，怎么会不善教育儿孙呢？”

子兴叹道：“谁说不是呢。说起这宁荣二府，宁国公与荣国公是同胞弟

兄两个。宁国公是长兄，生了四个儿子。宁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职，

他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死得早，剩下次子贾敬又袭了官职，如今却一味好道，

只在城外道观里炼丹烧药，一心想做神仙，别的事一概不管。幸而贾敬早年

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贾珍，如今倒把官职让他袭了。这位珍爷又生一个儿子，

名叫贾蓉，也是个不好读书的，一味玩乐，简直要把宁国府给翻过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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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府给你听——刚才说的异事，就是出在这府里的。当年荣国公死后，长子

贾代善袭了官职，娶了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

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还在，长子贾赦袭了官职。次子贾政，

自幼喜好读书，最得祖父疼爱，原打算走科举这条路，不料他祖父临终时，

皇上顾念先臣，额外赐了他一个主事的官衔，如今已升到员外郞了。这位政

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不到二十岁就娶妻生子，后来却

一病死了 ；第二胎是位小姐，因为生在大年初一，所以取名元春；后又生了

一位公子，出生时嘴里便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美玉，因此名叫宝玉，你说稀

奇不稀奇？”

雨村笑道：“果然是奇事，恐怕不是常人。”子兴笑道：“大家都这么说，

所以他祖母爱如珍宝。说来可笑，那年周岁时，政老爹要试他将来的志向，

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让他抓取。谁知他别的一概不取，单单抓些

脂粉钗环来。政老爹大怒，说：‘将来肯定是个酒色之徒！’史老太君却仍

把他当做命根一般。说来也怪，如今这孩子长到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

但聪明伶俐，却是百里挑一的。这孩子说起话来也奇怪，说什么‘女孩子是

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孩子，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

觉浊臭逼人’，看来定是个色鬼了！”说完，摇了摇头。

不想雨村神色突然一变，忙止住子兴，说道：“你这话大错特错！可惜

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概政老也错把他当成淫魔看待了。”子兴一怔，

忙问缘故。雨村说道：“人生世上，种种不同。想这样的人，必有独特的禀赋。

把他放到万万人之中，他的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其古怪孤僻、不近人情

又在万万人之下。如果生在富贵公侯之家，他就是情种情痴；若生在诗书清

贫之族，就是高人逸士；就算生在寒门小户，也肯定不会是甘心受别人驱使

的贩夫走卒。”子兴道：“原来如此。”

雨村接着又说：“你有所不知，我自从革职后，这两年各处游历，也遇

见过几个奇特的孩子。远的不说，就说金陵城里的甄家，你知道么？”子兴道：

“谁不知道？这甄府和贾府是世交，两家一向来往的。”雨村笑道：“去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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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推荐到甄家教书，谁知这学生虽是启蒙，我却比教一个要参加科考的还

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须要两个女孩子陪我读书，我才能认得字；

不然，我心里先糊涂了。’为这个，他父亲也曾下死力打他，他就是不能改。

每次挨打时，嘴里只‘姐姐’‘妹妹’乱叫，别人问他缘故，他回答得最妙，

说：‘疼得狠了的时候叫‘姐姐’‘妹妹’，便不觉得疼了。’也是因为祖母溺爱，

总是为了孙子责怪先生，更责怪儿子，我便辞了出来。你看这样的子弟，定

是不能守祖宗的基业，听从师友规劝的。不过他家中几个姊妹倒是少有的。”

子兴接口道：“贾府中如今有三个也不错。长女元春，因为贤良淑德，

送进宫里当女史官去了；二小姐迎春，是赦老爹小妾生的；三小姐探春，是

政老爹小妾所生；四小姐惜春，是宁国府珍爷的亲妹妹，因为大小姐元春的

名字，所以都从了‘春’字。又因为史老夫人十分疼爱孙女，所以都跟在祖

母这边读书，听说个个不错。而上一辈的，像您东家林公的夫人，就是荣府

中政、赦二公的亲妹妹，在家时原名贾敏，也不错的。”雨村一拍桌子，笑道：“难

怪我这学生每次念到‘敏’字时，一定改念‘密’字；写字遇着‘敏’字时，

也一定减去一二笔，原来如此。难怪我这学生言语举止和常人不同，如今才

知道是荣府的外孙女，这就难怪了。可惜她母亲上个月去世了。”子兴叹道：

“老姊妹四个，这个最小的也没了，上一辈的那就一个也不剩了。”

雨村道：“刚才说到政公有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又有长子留下的幼孙，

这赦老就一个儿孙也没有？”子兴道：“政公除了有这个衔玉而生的儿子之

外，他的小妾又生了一个，名叫贾环，倒不知怎样。要说赦老，也有一个儿子，

名叫贾琏，不过却是妾生的，如今已经二十多岁了，娶的是政老爹夫人王氏

的内侄女，亲上加亲的。这琏爷却也是个不爱读书的主儿，如今花钱捐了个

同知的官职，在世面上往来应酬，如今在他叔叔政老爹那里住着，帮着料理

些家务。谁知自从他娶了那位夫人之后，全家上下都说夫人好，倒把琏爷给

比下去了。听说那位夫人模样标致，能说会道，心机又十分精细，居然是个

在男人中也万里难挑一的。”

两人边聊边喝，一直到傍晚。两人正打算回城，忽然听得后面有人叫道：



“雨村兄，恭喜了！”雨村忙回头看去，原来是当日一同被革职的张如圭。

三人相见了，张如圭对贾雨村说：“小弟打听得京城有消息说，革职之人经

奏准后可以复官，老兄何不托人走动走动，找找门路？”雨村听了，心中自

然欢喜。与张、冷二人作别后，雨村回至馆中，忙寻公文看确切了，便寻思

找东家林如海帮忙想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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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黛玉进京】

第二天，雨村去见林如海，说了想请他帮忙复官的事。林如海因为顾念

雨村一年来的教女之情，又见他仪表不凡，谈吐不俗，就答应下来。林如海

马上写了一封信交给雨村，让他带给自己的妻兄贾政，请他帮忙从中周旋，

又告知雨村连所需的费用也不必担心，信中都已说明。雨村听了，自然十分

欢喜，连忙打躬作揖，谢不绝口。林如海又道：“因为我夫人去世，京城我

岳母家考虑到我女儿孤单，前已派人来接。只是小女病没全好，因此还没有去。

如今已经定了下月初二日送小女进京，您若能同路而行，岂不两便？”雨村

连忙答应，心中十分满意。

转眼到了初二那日，女学生黛玉身体刚刚好，原本不忍心弃父远行；无

奈外祖母执意要接她去，再加上父亲一再劝说，黛玉才不得不洒泪拜别父亲，

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小船，一路跟随护送黛玉。

到了京城，雨村先整了衣冠，拿着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前投了。贾政

已看过了妹夫的书信，连忙请雨村相见。他见雨村相貌魁伟，谈吐不俗，加

上自己本来就喜欢读书人，因此对雨村的事十分尽心。奏请复职那天，雨村

便轻松谋了个复职候缺。不到两个月，雨村又补了金陵应天府之缺，于是辞

别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

再说林黛玉自离船登岸后，早有荣国府派的一群仆人及车辆在此等候。

林黛玉常听母亲说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如今见几个三等的女仆一言一行已



不同寻常，更不用说外祖母家了。想到这里，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

肯轻易多说一句，多走一步，生怕被人耻笑。

进入城中，黛玉从轿窗向外瞧去，但见街市繁华、人烟阜盛，心想京城

气象果与别处不同，更加小心起来。又走了半天，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

子，三间兽头大门，正门却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进出。正门悬着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心想：“这是外祖父家长房的宅子了。”

又往西走了不多远，也是三间兽头大门，知道到了荣国府了。轿夫却不进正门，

只从西角门抬了进去，到转弯时，便停下来，退了出去。另换了三四个衣帽

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又抬起轿子，到一个垂花门前落下，几个小厮

退去。又有一群婆子上来掀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

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就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的

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则是三个小厅。厅后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

都是雕梁画栋的。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鹦鹉、画眉等各色鸟雀。台阶上

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黛玉她们来了，急忙迎了上来，说：“刚才

老太太还念叨呢，正巧就来了。”一面争着掀起帘子，一面到里面通报说：“林

姑娘来了。”

黛玉刚进了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太太迎上来，黛玉就

知是外祖母了。刚想要施礼拜见，她外祖母早把她一把搂入怀中，叫着“心

肝儿肉”，大哭起来。旁边侍候的人没有不跟着流泪的。黛玉也哭个不停。

好一阵子，众人才慢慢劝住了，黛玉这才拜见了外祖母——这就是冷子兴所

说的史老太君，贾赦、贾政之母。

众人都坐下来，贾母就将在座的一一指给黛玉道：“这是你大舅母，这

是你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了。贾母又说：

“请姑娘们过来，说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仆人答应了，便去

了两个。不一会儿，只见三个奶嬷嬷和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

一个肌肤微丰，中等身材，温柔沉默，看上去十分可亲；第二个瘦肩细腰，

长挑身材，鸭蛋脸面，顾朌之间神采飞扬，令人见之忘俗；第三个身材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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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小。三人都是一样的服饰。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了礼相认后，各自坐下。

这时丫鬟们斟上茶来。

众人便问了些路上的情形，又问黛玉之母是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

如何出殡送葬等。说着说着，贾母不免又伤感起来，说道：“这些儿女，我

最疼的是你母亲。如今她先舍我而去，连最后一面也不能见，如今看到你，

我怎不伤心！”说着，搂住了黛玉，又呜咽起来。众人忙都宽慰解劝，贾母

这才稍微止住悲痛。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但言谈举止不俗。又见她弱不禁风，就知道有体

弱不足这一类的病，因此贾母问道：“经常吃什么药，为什么不抓紧医治？”

黛玉答道：“我从来都是如此，自从会吃东西时便要吃药，一直没有断过。

也不知请过多少名医，只是不见好。我三岁那年，听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

说要带我去出家，我父亲当然不答应。那和尚就说：‘不出家只怕她这病一

生都好不了。要想好起来，除非从此以后听不着哭声；除父母外，所有外姓

亲友一概不见，才能平安了此一生。’疯疯癫癫的，

也没人理他。如今，我只吃些人参养荣丸。”贾

母听了，心中不由咯噔一下，心道：这丫头从

小儿就成了药罐子，看来也不是个有寿的命。

于是说道：“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

配一料就是了。”

话音未落，只听得后院中有人笑着说：

“我来迟了，没来得及迎接远客！”黛玉不

由得纳闷儿 ：“在座的人个个轻声细气，严

谨小心，来的这个人却这般大声无礼，会是

谁呢？”正想着，只见一群媳妇、丫鬟簇拥

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人打扮与众姑娘

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一双丹凤

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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